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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纳的中国采金人
之间，流传着“靠着澳芬河，
不愁吃不愁穿”的段子，说
的就是位于库玛西境内的
澳芬河沿线藏金量大。

2010 年 6 月，身无分文
的广西上林人李增全，在朋
友借款15万入股的帮助下，
从采金不顺的越南转战到
加纳。进驻澳芬河上游后，
由上游至下游，沿岸搭起采
金工棚。

在他之前，广西上林人
覃朝武2009年来到加纳，在
国内做摩托车销售代理的
他，形容自己是“踩完油门”
到加纳，“18 万积蓄全投了
进去，失败的话，就不打算
回国了”。

覃朝武的采金工地位于
加纳西部省Samreboe矿区，
Tano River河畔，是加纳大
矿 服 务 公 司“AKONTA
MINING”地块的代号，被称
为“1号工地”。从加纳首都
阿克拉出发，至少10个小时
车程。

在加纳，中国的采金群
体以砂金开采为主，因为洗
砂环节离不开水，在加纳的
澳芬河、Tano River 等河
流沿岸，包括中国人在内的
采金群体密集。

“2010 年，中国采金人
第一次开始大批量涌入加
纳。”成立于2011年的加纳·
中国矿业协会秘书长苏震
宇介绍，大多采金人都是七
八人合伙投资一条生产线，
资金或借或凑，有的甚至借
高利贷。

在苏震宇看来，中国采
金人的进入，“革命性地改
变了加纳小（金）矿开采的
水平和技术”。

“非上林人不组机”

“中国人进入后，

原始的手工作坊得以
改进，破碎最艰难的过
程，被机械代替。”

覃朝武的“1号工地”与
大多中国采金人一样，使用

“上林砂泵”采金。
上林砂泵由中国采金

人历经十年摸索改进而来，
它由砂泵、水泵、挖机、榴槽
等几大组件构成，传统的人
工淘金被半机械化取代。

苏震宇说，上世纪90年
代，湖南人将打砂机输入加纳。

此前，当地人采金方式
比较原始：先掘一个十米左
右的洞，洞底放炮，青壮年
将炸出来的石头拉回村，老
人和妇女用锤子把石头敲
成花生米大小的碎石，青壮
年再用类似石磨大小的工
具将碎石舂成粉末，最后由
妇女拿到河里去冲洗。

“中国人进入后，原始
的手工作坊得以改进，破碎
最艰难的过程，被机械代
替。”苏震宇解释。

2006年，上林砂泵技艺
传入加纳后，彻底改变了加
纳砂金小矿开采的格局。在
中国采金人圈子里流传着

“非上林人不组机”的说法，
意思是上林砂泵的技术只有
上林人才懂，技术不外传。

采金工艺的流程并不
复杂。上午 7 点 30 分出工，
挖机取料，当地工人洗砂，
一直干到下午 4 点 30 分，中
国工人清榴收金。

金砂抬回工棚后，还要
经过淘金、晒金、筛金等一
系列工序，最后金黄如砂细
的金子将放上计量器称重。

收金风险

因为此前多次遭
遇劫案，收工时，有两
名中国工人手持猎枪，

贴身将金砂从工地押送
回工棚

采金工作大部分每天
机械式重复，有变化和惊喜
多发生在收工时。工地上
的负责人要下矿井“清榴”，
俗称“收金”——将洗砂后
沉淀在绿色毛毯上的金砂
收进一个大铁盆。

11 月 2 日下午 4 点半，
覃朝武的“1 号工地”收工。
因为采取了严格的安保措
施，收金过程并不惊险。

不过，位于澳芬河上游
的李增全采金工地则处处
谨慎，因为此前多次遭遇劫
案，收工时，有两名中国工
人手持猎枪，贴身将金砂从
工地押送回工棚。

加纳法律允许持证配
枪，到当地警局办理手续，
一支 8 连发“来福”猎枪售
价 1800 塞地（约 5500 元人
民 币），一 把 手 枪 800 美
元。一般采金工地至少配
一把枪。

枪支有时可以有效地
保护工地财产。

2011 年 9 月，中国采金
人尚林潘位于敦垮矿区“可
曲奇林”村附近的采金工地，
夜里闯进3名当地窃贼。

尚林潘说，3 名闯入者
遇到工棚内的 10 名中国采
金工人反抗，一工人用高压
锅盖打伤了一名闯入者的
头。3名闯入者逃跑。

一周后，凌晨 3 点，又
有人闯进工棚。一陈姓工
人被惊醒，从蚊帐里放了一
枪，想吓走闯入者，不料，子
弹打中一名闯入者的心脏。

“当时人还没死，中枪
后，往外跑，从山脚跑到了
工棚背后的山上，中枪者在
山上嚎叫了一晚上。”尚林
潘说。

后来，附近的人背来一

具尸体，放到工棚门口，200
多人包围了工棚。

尚林潘为此到当地法院
出庭 3 次，开枪的中国采金
工人被宣告无罪。出于人道
主义，工地方补偿死者丧葬
费1000塞地，支付1500塞地
给NANA作法事。

工人开枪打死当地一
名闯入者的消息，曾在加纳
中国采金圈轰动一时。

11 月 1 日，新京报记者
来到李增全两处位于澳芬
河上游的工地，一处挖有壕
沟，一处建在澳芬河对岸，
湍急的河水自成“天险”。

下车过河前，李增全从
汽车的工具箱取出手枪，放
在黑色塑料袋里，拎在手
上。去年两次遇劫，加上今
年附近工地又传出遇劫消
息，他说，不得不提高警惕。

养狗、挖壕沟、灭蚂蚁

采金人覃朝武说，
壕沟和土狗都是为防
盗抢设计，被逼出来的

在“1 号工地”的工棚外
围，有一条 3 米深、2 米宽的
壕沟，壕沟是工人用挖掘机
专门挖的，将工棚与周围隔
开，只留下一个进出工地的
口子。

覃朝武在工地内养了
一群土狗，一有人经过，土
狗就一窝蜂扑上去叫个不
停。覃朝武说，壕沟和土狗
都是为防盗抢设计，被逼出
来的。

覃朝武的“1号工地”有
两道门卡，有当地人做保
安值守，这是村庄进出工
地的唯一通道。由于中国
采金人频遭突发事件，加
强工地警戒和工棚安保成
为重中之重。

据多位有经验的采金

人描述，工地落实后，会寻找
一处“风水”好的地修建工
棚。一块25英亩的金矿，正
常情况下至少会作业1年，工
棚是中国采金人长时间生活
的地方。

覃朝武说，“风水”好免
不了几个关键词：安全、方
便、安静，还要卫生。工棚
忌讳大树和低洼之地，靠近
树林会有蛇出没，地势不高
则会积水。

工棚一般都由木材搭
建，棚顶安装铁皮瓦，会建
有专门的厨房、仓库、油库、
客厅、娱乐室以及卧室。

“1号工地”的厨房和客
厅地面已做硬化，铺上水
泥。客厅有两台彩电，厨房
内冰柜、消毒柜一应俱全。

除抢劫之外，还有来自
蚂蚁的威胁。11 月 1 日晚
上 8 点，新京报记者寄宿“1
号工地”，工棚内地面、墙
上、桌上，突然出现成群结
队的蚂蚁，灯光照射下黑压
压一片。

覃朝武迅速找来破布，蘸
上柴油，点燃后灭蚁。最后，
在工棚墙根和床边滴上一排
机油，防止蚂蚁进屋、上床。

实际上，在工棚围墙
外 ，四 周 还 撒 有 一 圈“ 牛
黄”，专门用来驱蛇。这是
国内早年采金积累的经验。

夺命疟疾

很多采金人眼中，
加纳是“年轻人的战
场，老年人的坟场。”

不过，让当地采金工
人防不胜防的是看不见的

“疟疾”。11 月 2 日中午，
“1 号工地”上的工人轮班
吃饭，一名戴草帽的挖掘
机师傅回到工棚，捂着肚
子走到覃朝武跟前要药，

说肚子痛。
覃朝武问有没有拉肚

子，判断是否是“马拉利”。
“马拉利”是一种非洲疟疾，
蚊虫叮咬是主要传播途径，
在加纳的采金人开玩笑，

“到加纳不得疟疾，不算到
过加纳”。

在“1 号工地”上，即使
长衣长裤也防不胜防，“体
质好的，几个月患病一次，
体质差的，一个月一次。”

10 月 29 日，在覃朝武
附近一广西人开的采金工
地上，一名 48 岁的采金工
人 因“ 马 拉 利 ”并 发 症 死
亡。这是 3 个月内那个工
地上死去的第四个中国人。

“大多数都是延误治疗
所致。”覃朝武说，工人生病，
如果发烧、头晕、恶心、四肢无
力，一般可以判断是马拉利。

大部分患病的中国工
人不愿去当地医院。2009
年，覃朝武到加纳患马拉
利，到工地附近镇上的医院
打针，“病人面壁，双手扶墙，
屁股外翘，医生把裤子一
拉，等发现痛时，药已推完，
整个过程，没有消毒，没有
酒精。”

让覃朝武“打死再也不
去当地医院”的一个细节
是，住院扎针时，他看见护
士胶手套上还有其他人的
新鲜血迹。

在加纳，中国采金人的
工地大多和覃朝武的“1 号
工地”类似，处在森林深处，
远离市区，距中国人开在大
城市里的诊所或医院较远。

除非高烧不退，一般不
会选择送到外面的医院。工
地上的采金工人学会肌肉注
射，“在屁股上画一个圈，中
间打个叉，然后扎针”。

工地上的必备药品种，
有阿莫西林等常用消炎药、
创可贴等外伤药，以及专门

从国内邮寄过来治疗“马拉
利”的“青蒿琥脂片”。

加纳·中国矿业协会秘
书长苏震宇提供的一组数
据显示，截至 2012 年 2 月，
在加纳采金的中国人死亡
人数，已经超过 100 人。“大
部分是死于疾病或意外事
故。”苏震宇解释，极个别遭
抢劫遇害。

覃朝武说，很多采金人
眼中，加纳是“年轻人的战
场，老年人的坟场。”

暴富之后

也有少数暴富采金
老板染毒、豪赌，采金人
间流传，至少 20%淘金
的收入投进了赌场

在当地，也有少数暴富
采金老板染毒、豪赌。在中
国采金人聚集的敦垮，一些
赌场甚至专门为淘金人设
置赌博游戏。采金人间流
传，至少 20%淘金的收入投
进了赌场。

一些股东在老家好赌，
李增全工地上一个不愿透
露身份的股东，出国前一
夜豪赌，50 万股金输得精
光，这两年一直是采金圈
的谈资。

远离城市的采金工地，
生活单调枯燥。“1 号工地”
上，从国内带了一箱的影碟，
工人们晚饭后的娱乐活动有
限，要么围着看电视剧，要么
在配件房内打麻将。

11 月 2 日晚上 9 点半，
覃朝武看了一晚上《北京
爱情故事》，关掉电视，熄灯
上床。

睡前，工人们必须做的
事情是，清理蚊帐内蚊子。
采金工人们一手握手电筒，
一手握电蚊拍打蚊子，人蚊
大战开始。

持枪护金，挖壕防劫
中国采金人到加纳后，改进采金方式，机械取代

原始手工作坊；生活环境受蚂蚁、疟疾困扰

2010年开始，大量中国采金人涌入加纳，他们带来了资金、设备、工人。加纳采金成
就无数“一夜暴富”的财富神话，两三年时间，很多采金人的资产达到上千万元。在广西
上林采金人眼里，加纳采金甚至拯救了国家级贫困县上林县的经济。不过，光鲜的财富
光环和诱惑背后是风险和危机。除了大规模执法行动带来的血本无归，在日常采金活动
中，非洲的疟疾及暴力抢劫等意外因素，已夺走了上百名采金人的生命。

□新京报记者 刘刚 非洲加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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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挖砂 挖机掘井，搬运金砂。 2 洗砂 由当地工人完成，主要将砂石分离。

6 收工 工人将金砂从工地抬回工棚。 7 淘金 用洗金盆洗金子，将金砂冲走，留下砂金。

3 砂泵 将混着金砂的水抽上矿井，经过榴槽收金。 4 清榴 清洗榴槽，将一天冲洗过后的金砂收集。 5“收金” 通过收金毯将沉淀的砂金收集在一起。

8 取金 淘去金砂，获取真金。 9 过秤 过秤前还要把砂金烘干，再去除杂质。 10 熔金 高温将金砂熔化成液态，再铸成金块。

11月1日，采金人李增全的股东在库玛西澳芬河上游的采金工地上，手持熔金后铸成的金块，超700克，这是该工地一天的产量。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刘刚


